
41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Review
影视戏剧评论

2022 年 第 3 期

新时期的中国喜剧美学需要注重民族特色的

研究，这种民族特色是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

成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

族独特的审美特质，是联系古今中外而又能始终

保持鲜明的民族个性、不断充实和发展的中国喜

剧美学内在因素。它要求我们关注喜剧美学内在

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研究它的现实特点，

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古今中西关系，同时也要

深入到喜剧美学的内部，探讨中华美学精神和喜

剧美学的基本范畴及其规律性。

一、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传统、审美观

念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该民族与

其他民族不同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精神。［1］中华

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理论建构一开始就体现

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后经“西学东渐”，辗转形

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性学科。中华美学的大

［1］李若飞：《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民族性反思》，《广

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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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活”字当头，讲究“神韵”。

（一）中和之美：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建构

“中和”为中华美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美

善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强调

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起源于人心感于外物、客体作

用于主体的“心物感应”说，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审

美观念。这种感应论的审美思想以“天人合一”的

观念为基础，如艺术家将所要表达的客观物象人格

化。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观念，表现在审美感悟

上，便是“中和之美”审美理想的提倡。

第一，中和之美从内容上主张以善为美、美善

结合。

传统的“中和之美”特别重视美与善之

“和”，即美与善的统一，美与道德伦理的统一。

第二，中和之美从形式上主张适中、和谐，

体现出和谐美。

中和之美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作为审

美规范，它首先指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三，中和之美从表现方法特点出发，要求

艺术风格刚柔相济、力度适中。

以中和之美为艺术标准，要求做到刚柔相济

的和谐美，因此，中国很多优秀艺术作品在表现

的内容和情感上都很有节制。

（二）寓理于情：以形传神的审美意境创造

中华美学精神，是以“生生之仁”为内核

的，是艺术之意境与人生之境界的统一。意境是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中国

传统文艺创作的中心，因而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

民族特色的一个集中体现。

艺术必须通过作家主观“情”“理”的统一，

才能去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达到创造“神似”

与“形似”统一的艺术作品。“境”是“形”与

“神”的统一，而“意”是“情”与“理”的统

一。寓理于情，以形传神，才能创造出澄明的审美

意境。总之，意境是外物与心境相互契合的产物，

心境自在，外物清明，境与意会，浑然天成。

（三）尽美尽善：文质兼备的审美价值导向

美善关系是美学史上长期探讨的一个基本问

题。尽管中西美学自古都有美善关系的论述，但如

此强调美与善的高度统一，却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内

容和突出特点。［1］中华美学精神，其精髓在于强

调以艺术的载体和审美的方式彰显或蕴涵思想的、

道德的力量，这是其最为显著的民族特色。

“尽善尽美”，要求美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相伴

而行，美感经验与价值理念一体交融。美善合一能

让人体验到一种快乐，而这种“乐”的体验，正是

属于审美境域。这是儒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因为只

有这样的人生才能享受到生命的最大乐趣。

“以善为美”的审美价值观，对艺术作品的

内容与形式也做出了要求：文质需要配合恰当，

内容与形式应该统一平衡。而“文质兼备”的文

质统一观还将美的形式与内容与人类社会联系起

来：个体的社会性存在只有在与人类文明发展相

称的形式中，才能得以完满实现，也就是说美是

指事物的外在形式能够引起人的精神愉悦，从而

实现出内在的善。

二、中国喜剧的发展历史

“喜剧”，作为学术术语，是在近代被引入

中国的，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则出现在中国现

代史上，但作为文学艺术的实践，它在中国却有

久远的历史。中国古典喜剧源远流长：从原始神

话到先秦俳优、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金短

剧、元明清戏曲——愈演愈见其多姿多彩、发达

繁盛。当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它的民族风格和民

族特色的历史因由时，应当着眼于与其俱生俱长

的哲学观和文艺观去考察。

［1］彭立勋：《中华美学精神的民族特色》，《甘肃

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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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神话

喜剧之所以为“喜剧”，就其审美效果说，

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务必给人以乐观超脱、奋发

向上的“力”的感受和“喜”的效应。［1］原始

神话之所以现出喜剧的基因，在于无论处境多么

险恶，岁月多么艰难，原始先民通过自己的创

作，大都表现出一种征服大自然，并渴望自由的

进取意识，从而给人一种乐天知命的超脱感。

《淮南子》中就有“后羿射日”的故事。故事

开篇，通过描写“十日并出”的自然灾害和由此给

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营造出险象环生的背景，后

来，尧派后羿诛杀猛兽，射落太阳，民众都欢喜不

已。故事赞颂了后羿的神力，这种蓬勃向上的生命

力带来了“万民皆喜”的强烈喜剧效果。

（二）宋金杂剧

宋金杂剧中的讽刺喜剧片段，不少是在宫廷

官府场合演出的，旨在对统治者阶层“在讽逞

正”，富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诚然，也有在民间

演出，一度颇具盛况的宋金杂剧，内含不错的讽

刺喜剧片段。首先，宋金杂剧讽谏传统的重要特

征，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且将民间立场当

作主导的倾向。其次，宋金杂剧中所表现出来的

喜剧因素的恒常性与广泛性，逐渐积淀成为一种

根深蒂固的喜剧传统，影响着观众的审美趣味。

宋杂剧《眼药酸》，其所演喜剧的主要内容

应是一落魄文人沦落为走街串巷卖眼药的江湖医

生，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兜售自己的眼药，卖者与

买者彼此相互调笑、相互诘难。儒生装扮的卖眼

药者在卖药时引经据典，让买药人不知所云，又

或者卖眼药者大谈药之神奇功效，而不知买药人

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充满讽刺与戏谑。在买与

卖之间相互吹捧、相互诘难、相互指责，由此造

成强烈的喜剧效果。

（三）元明清戏曲

由于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中萌生

了要求平等、自由、解放的民主思想，这种生气

勃勃的思想很显著地从元代喜剧中表现出来。各

种出身、各种性格的妇女被作为歌颂的对象，在

喜剧中担任主角，很有一统喜剧舞台的气势。

《西厢记》中的红娘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是

塑造最成功的侍婢典型。她的天真、热情、机

智，使得这一形象成为“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属”的热情相助者的化身。“红娘”这一形象的

成功，主要在于喜剧性格刻画。作为一个婢女，

她总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无论是酸腐的张

生、矫情的莺莺，还是固执蛮横的老夫人，都能

接受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这本身就是

喜剧性格所体现的讽刺和幽默。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临

川四梦”之一）就是一部典型的悲喜剧，既富有鲜

明的喜剧精神，又笼罩着一层悲剧的迷雾。《牡丹

亭》出现的人物虽然比较多，但都个性鲜明，命运

也不尽相同，悲喜兼而有之。女主人公杜丽娘面对

顽固迂腐的家庭教师陈最良，敢于抗争，但却与心

上人柳梦梅阴阳相隔，不得相见，最终，在柳梦梅

的坚持和众人的帮助下，杜丽娘重返人间，与柳梦

梅终成眷属。

一部《牡丹亭》，首先就是以“悲剧+喜

剧”的宏观框架，确立了它的悲喜剧特征。其

次，《牡丹亭》的创作方法与戏剧的悲喜剧样式

是和谐统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

作方法，为悲喜剧的创作提供必要的艺术前提，

促成了悲喜剧特性的形成统一。整部戏剧跌宕起

伏、悲喜交加，悲剧与喜剧两种不同的戏剧样式

两相融合，营造出独特的戏剧效果。

清代的李渔在《风筝误》中，运用巧合的手

法增强喜剧色彩，使观众在富有审美内涵的笑声

中去认识现象的内在本质。戚家的风筝恰巧落于

［1］周国雄：《原始神话的喜剧精神——兼论对中国

古典喜剧的影响》，《中华戏曲》199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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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家院中，是男女主人公发生联系的开端，而风

筝两次落地，恰好分别落在詹家的西院和东院，

遂将四个青年男女串联起来。

李渔在《风筝误》中还编排了多次误会，这些

误会环环相扣、针线绵密，既构成了主要的戏剧冲

突，又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与人物性格的发展，而

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增强了“误”的喜剧效果。首先

是韩琦仲所放的风筝误被詹爱娟拾得，二人相见

后，韩琦仲误认为貌丑的詹爱娟就是詹淑娟，詹爱

娟将英俊的韩琦仲误认作戚友先，这次误会引发了

韩琦仲后来的拒婚，却促成了詹爱娟和戚友先的婚

事。韩琦仲拒婚后，机缘巧合下，成为詹父的下

属，当他为免获罪而不得不与詹淑娟成婚时，又将

詹淑娟误当作詹爱娟，不予理睬，最后在岳母的质

问下，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三、中国喜剧的民族特色

喜剧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幽默感和喜剧意

识是有一定差别的。民族文化习俗不同，引发笑

的契机和场合也就迥异。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

的丰富民族文化在社会时态中对中国喜剧的类型

起着较为稳定的内在规定性。中国的民族众多，

都有自己的习俗、风情、语言、文学、艺术，在

大量的传说、故事、寓言、叙事诗里，蕴藏着丰

富的喜剧色彩、喜剧性的美。中国喜剧之所以流

传千年，世代不衰，是因为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

晶，体现着可贵的民族精神，在民族延续的历程

上起着作用，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发达的歌颂喜剧

在中国喜剧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我们民族对

于喜剧本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解。中国古代注

重表情显志的艺术精神，决定了中国喜剧以肯

定性喜剧为其主干的总体格局，致使肯定性成了

中国喜剧最为基本的审美倾向。在我国古典喜剧

中，歌颂正面主人公的喜剧占了大多数，它们都

是对生活的肯定性形式。歌颂性喜剧以歌颂新生

的美好事物为主，既要获得喜剧的效果，又要在

笑中有对进步事物的肯定和歌颂，语言的幽默机

巧是必不可少的。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一部长期流传在人民

之中的歌颂性喜剧，取材于民间关于梁山英雄的传

说，剧本既有严肃的社会主题，又充满着轻松幽默

的喜剧气氛。［1］这样一部妙趣横生的歌颂性喜剧，

塑造出李逵这一富于社会内涵和审美意义的正面喜

剧人物形象，通过一系列误会性的戏剧冲突与喜剧

性的场面，歌颂了梁山英雄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

表现出梁山事业是建筑在解救人民苦难的基础上的

正义行为。这部优秀的歌颂性喜剧的出现，在中国

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被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

剧之一，是现传元人水浒戏中的优秀作品。

（二）含蓄温厚的艺术风格

“乐而不淫”的喜剧审美观念渗透在中国喜

剧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喜剧作品“婉而多讽”的

特征。所谓“乐而不淫”，是指“情感的愉悦不

要过度，要有节制”。这便铸就了中国喜剧的独

特的艺术表现风格：含蓄蕴藉，弯曲多致，温厚

和平，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抒情写意

并不注重于真实客观地描摹、反映人生世相和社

会历史，而重在显现、揭示自我生命自由畅开的

内在无限境界。“婉而多讽”是指用委婉的讽刺

方式抨击社会的黑暗。喜剧创作者并不直接褒贬

人物，而是让讽刺对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常

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小说《儒林外史》 以喜剧性的语言和形式

描述了病态社会造成文人的病态心理，讽刺的矛

头并不针对某个人，而是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

度，其讽刺艺术分寸掌握恰当，所达到的喜剧艺

术成就，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林外史》采用了寓哭于笑、笑中含泪的讽

［1］杨有山、杨帆：《试论〈李逵负荆〉的歌颂性喜

剧特征》，《四川戏剧》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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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手法，通过寓庄于谐，寓悲愤于嬉笑怒骂之中的

讽刺，我们可以具体而深切地体会到“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的艺术特色。作者从不自己出来说话，

总是以一种冷静客观和无动于衷的态度来描述现

象，尖锐的讽刺总是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呈现。托

明代之名，而道清朝之实，形成了《儒林外史》含

蓄、深婉、意蕴深隐的又一讽刺特色。

（三）悲喜剧混合的艺术形态

在中国喜剧艺术史上，喜剧与悲剧没有明确

的区分界限，悲喜剧混合形态早就出现了，并且

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它在中国喜剧史上

也有代表性。悲喜结合、苦乐相间是中国喜剧的

一个主要特点，这种悲喜的结合主要是通过两种

不同的情节因素，根据始离终合或始困终亨的原

则，以前后相继的组合方式实现的。

中国传统喜剧作品常常插入悲剧因素，强烈

的悲剧美使人从痛苦中受到美的感染和思想的升

华，浓重的喜剧美让人从笑声和幸福中得到美的

享受和观念的变更，喜剧与悲剧的有机融合正是

一种艺术上的和谐美。

杂剧《墙头马上》中，李千金毅然选择和裴

少俊奔走，多的是人性上对爱情的天然萌动，正

是她热烈的个性，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喜剧的开

始。但裴少俊怕被父亲裴行俭知道，把李千金藏

在自家花园之中，还与李千金生下儿子端端和女

儿重阳，此举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七年后，裴行

俭发现了李千金和一双儿女，因李千金身份不

明，便把她和两个孩子赶走。故事的结尾，因裴

少俊应试及第，衣锦还乡，裴行俭也弄清了李千

金的身份，原来她是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李

千金得已重返裴府，一家团圆。但是，这个大团

圆结局不仅笼罩着喜剧气氛，而且具有浓郁的悲

剧效果。虽以欢快的笔调书写了爱情的欢喜与亲

情的热闹，也以更多的笔墨裹挟着李千金被休弃

的心酸，描绘出彼此关爱的家庭成员之间人虽近

在咫尺，心却远在天涯的疏离感。［1］

四、中国喜剧美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喜剧美学始创于1982年，从创立之初就

力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喜剧美学学科体系。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中国美

学理论的研究，把握中华美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

进程，运用中华美学方法研究喜剧艺术，取得了

初步成果。通过梳理、分析这些学术成果，可以

辨明中国喜剧美学学科的民族特色。

（一）首先体现为平民性的研究视角

中国的喜剧起源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我们

说，中国的喜剧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正是在

平民审美需要和时代精神发展的交合作用下，在

微弱但也可称得上源远流长的中国喜剧艺术的发

展基础上，诞生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喜剧形象。

第一，喜剧来自民间，而且从来就是一种平

民性的艺术，在题材选择上，虽然写的只是小

事，却反映岀极为深广的主题思想。

《后羿射日》中，后羿虽为太阳神帝俊的臣

子，但他射落太阳后，取得了“万民皆喜”的效

果，说明神话英雄要想成功，也需要获得平民百

姓的认可；《眼药酸》里，落魄文人沦为江湖医

生，采用引经据典的方式兜售眼药，却并未获得

买药患者的认可，以民间立场讽刺社会现实；而

《李逵负荆》则直接取材于民间，歌颂了救民于

水火的梁山事业。

第二，在形象刻画上，把普通人作为歌颂的

主人公，而把讽刺的对象——高贵者作为陪衬。

《西厢记》中的红娘虽是一个普通的婢女，但

高贵的张生、崔莺莺、老夫人，都受到了她的讽

刺，作为次要角色的红娘，由于承担了重要的戏剧

任务，俨然成了主人公；在《牡丹亭》中，小丫环

［1］冯军：《〈墙头马上〉：喜剧风格掩映下的家庭

伦理悲剧》，《四川戏剧》201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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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借助闹学，讥讽了“学识渊博”的老塾师陈最

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就在春香反客为主的

笑闹中逐渐瓦解；赵盼儿是《救风尘》的喜剧主人

公，在解救义妹宋引章的过程中，赵盼儿这位身份

低微的女性成为胜利者，而代表邪恶势力的花花公

子周舍成为失败者，让被压迫的人民看到了胜利的

希望，从而产生了审美愉悦。

（二）生命的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审美价值

喜剧以充满生机的欢快节奏表现人类的生命感

受，人物情绪、态度的有规律、有节奏的变化也是

塑造其喜剧性格、营造喜剧氛围的重要手法之一。

首先，人物语言有规律、有节奏的变化，可

使观众对人物的内在情绪和精神性格有着直观感

受，明确意识到喜剧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

明代吴炳的戏剧《绿牡丹》中，人物语言有

着长短、快慢的变化，有时在语句的重复中又包

含着微妙的差异或递进式的发展，这些有规律的

节奏能较好地展现出各类人物的不同喜剧性格。

其次，人物的动作还可以构成动、静结合的

喜剧性节奏，动与静的交替出现，可促成冷热相

剂的场面氛围。

在《风筝误》中，韩琦仲误以为与他结婚的是

之前相见过的丑女爱娟，所以他一直都是消极地唉

声叹气，背过身去，拿灯去睡觉，而与他的烦躁不

安相对的，则是淑娟的冷静沉稳，静坐不语，二人

一动一静的行为，营造出对比强烈的喜剧氛围；当

他确定新娘是美丽的淑娟时，他又急忙闭门，走向

淑娟，甚至长揖下跪，与他的夸张动作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淑娟的动作，她只是轻轻地把韩琦仲从地上

拉起，二人的动作一个急切夸张，一个克制自持，

创造出生动自然的喜剧效果。

（三）蕴含自由意识的乐观主义喜剧精神

中国喜剧意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以揭

示生命本体的直观主义哲学为其思想根基，道、

玄、佛、禅，都以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方式参悟或直

觉生命的最高本体。这些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不断

地深化着历代中国知识阶层的生命自由意识，培养

和强化着超越、否定历史的喜剧精神。

喜剧往往追求的是主体内在的精神自由，而

这种精神自由无论是显还是隐，都表现出对苦难

生活的超越，对生命尽情享受的浓郁喜剧精神。

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塑造了孙悟空这

一喜剧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热爱自由、对抗邪

恶的意识，同时通过孙悟空的一系列行为，弘扬

了乐观勇敢、不畏困难的喜剧精神。

小说中，为束缚孙悟空的行为，唐僧为其戴

上紧箍，每当唐僧念咒施法时，孙悟空便头痛

欲裂，不得不按照唐僧的要求行事。在故事结

尾，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孙悟空被封为“斗战

胜佛”，头上的紧箍才消失了。喜剧性的圆满结

局看似是传统的“大团圆”，实则暗喻着打破束

缚，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此外，作者不仅将孙悟空塑造成一个神通广

大、法力高强的存在，而且赋予其乐观坚定的信

念。在他和师弟们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一路上，

经历了各种考验与磨难，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取得

真经的信念，最终得偿所愿。他虽屡逢苦难，却

能以超脱的心态对待，从取经之旅中发现乐趣，

可以说是喜剧精神的代言人。

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指

出：建设新文科的基本方略是以“中国情”化人、

美人。中国喜剧美学作为文科中的一门学科，也应

以富有“中国情”的喜剧艺术教化世人，让中华文

化焕发出时代光芒，携着鲜明民族特色，与众多喜

剧美学研究者和喜剧艺术实践者一道，共赴“万民

皆喜”的盛世理想。

［谢菲  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

 

［1］卢旭：《〈绿牡丹〉人物形象的喜剧性节奏》，《名

作欣赏》2014 年第 21 期。


